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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对于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更多人才下乡服务乡村建设,
 

村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如何? 基于贵州省独山县69个行政村

的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村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
 

研究表明:
 

①
 

村庄人才

引进显著提高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尤其对辖区面积较大、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大、
 

距乡镇较远的村和脱贫村

的作用更大.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时受村庄面积、
 

产业结构高级程度的正向影响,
 

且受村镇距离、
 

外出务工农

户比例的负向影响.
 

②
 

机制检验表明,
 

人才引进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关系中,
 

村庄入社农户比例具有中介效

应,
 

且中介效应占比为42.87%.
 

③
 

不同地区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更有效发展,
 

建议各村加强人才引进和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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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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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perating
 

income
 

i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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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lents
 

gradually
 

flow
 

into
 

the
 

countryside.
 

How
 

does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to
 

village
 

affect
 

the
 

operational
 

income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9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Dush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ural
 

talent
 

introduction
 

o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perating
 

income
 

and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to
 

villag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perating
 

income
 

of
 

the
 

village,
 

especially
 

for
 

the
 

larger
 

area,
 

the
 

larger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ore
 

distant
 

villages
 

and
 

poverty-free
 

villages.
 

The
 

operating
 

income
 

of
 

collective
 

economy
 

at
 

vil-
lage

 

level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size
 

of
 

village
 

and
 

the
 

advanced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neg-
atively

 

affected
 

by
 

the
 

distance
 

between
 

villages
 

and
 

towns,
 

and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going
 

out
 

for
 

work.
 

②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
ing

 

in
 

cooperative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alent
 

introduc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
lective

 

management
 

economy.
 

The
 

proportion
 

of
 

intermediary
 

effect
 

is
 

42.87%,
 

indicating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talents
 

on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perating
 

income
 

is
 

still
 

dominant.
 

③
 

The
 

influence
 

of
 

talent
 

introduc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operational
 

income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has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Each
 

villag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grassroots
 

lead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farmers􀆳
 

conscious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cooperatives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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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村级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的重要途径[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探索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居间

服务、
 

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

“内源性收入”,
 

是衡量村集体经济创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5].
 

已有许多学者提出精英或人才是

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必要条件[6-8].
 

但当前乡村发展不充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
 

直接制约了乡

村产业发展进程[9-10].
 

为解决农村发展的人才匮乏难题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有

关部门决定,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加强“三农”领域

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社会人才服务乡村建设.
 

由此可见,
 

探索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有关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仍较少.
 

吴海江[11]研究发现浙江省有197个村人口数量对村集体总收入呈负

向作用,
 

村物质资本、
 

村整体人力资本为正向影响因素.
 

雒柏臣[12]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94个贫困村为

例,
 

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
 

外出务工劳动力比例、
 

村县距离和贫困发

生率是制约因素.
 

楼宇杰等[13]提出浙江省金华市有114个村的党员人数、
 

政府财政补贴均对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
 

王海英等[14]基于北京大兴区、
 

山东东平县、
 

宁夏红寺堡区及隆德县的12个

村调研数据,
 

发现集体资产利用效率、
 

村庄精英、
 

政府资金与政策支持、
 

农户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知

均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
 

有学者针对政府财政扶持、
 

大学生村官、
 

赋权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

响作了细致研究,
 

但基于人才引进视角的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
 

徐冠

清等[15]研究指出中国多数省份的政府财政扶持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且财政扶持的

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张洪振等[16]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对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
 

且在地

处平原丘陵、
 

人口规模较少或村支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
 

大学生村官促进村集体增收的作用更显著.
 

Yue等[17]基于CRHPS
 

2017农户调查数据,
 

依据主成分分析法和社区社会组织总数、
 

参与社区农户数、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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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训机构数及参与志愿服务人数构建了农村赋权水平综合变量,
 

发现赋权实践会显著提高村集体总收

入、
 

资产总值和资产收入.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

 

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面积92.5%,
 

喀斯特地貌广布,
 

生态环境脆弱.
 

2021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856元,
 

在各省排名中仅高于甘肃省,
 

是中国典型的贫困地

区[18].
 

鉴于此,
 

本文基于贵州省独山县69个村2022年问卷数据,
 

定量解析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以期为促进以独山县为代表的脱贫县发挥人才引进在村

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中的作用、
 

及制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独山县(25°04'-25°31'N,
 

107°41'-107°55'E)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南州)下辖县,
 

地处

云贵高原,
 

位于黔南州最南端(图1),
 

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
 

北与都匀市、
 

三都水族自治县相邻,
 

东与荔

波县交界,
 

西与平塘县毗邻,
 

属于国家级脱贫县[19-20].
 

全县总面积2
 

442
 

km2,
 

下辖8镇1街道,
 

65个行政村、
 

20个社区,
 

地形以山地、
 

丘陵为主,
 

地势北高南低,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
 

独山县城乡发展差距大,
 

2021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072元,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7.28%.
 

2020年中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独山县常住人口26.42万人,
 

其中乡村人口13.75万人,
 

城镇化率为47.96%,
 

少

数民族人口占80%.
 

考虑到独山县个别社区数据缺失,
 

本文以该县69个行政村(社区)为研究区域.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改.
 

下同.

图1 独山县69个样本村区位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
 

①
 

2022年村级调查数据.
 

村级调查数据来源于村级调研问卷,
 

研究团队于

2023年3-4月开展村级调研,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村集体经济收入,
 

如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经营性收入

和纯收入;
 

人口方面包括引进的人才数、
 

劳动力人口、
 

不同区位务工人口;
 

产业方面包括参加合作社的农

户数、
 

村得到的政府帮扶资金、
 

村集体组织是否购买农业政策性保险和村主要发展产业等.
 

②
 

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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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GlobeLand
 

30(globallandcover.com),
 

采用 ArcGIS
 

10.7中“分区统

计”工具获取各村耕地面积;
 

运用高德地图网站分别测算各村到镇政府、
 

县政府的距离;
 

30
 

m分辨率的高

程、
 

村行政区边界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结合政府官网信息对个别村进行合

并处理.
1.3 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
 

选取“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最大

值、
 

最小值分别为120万元、
 

5万元,
 

说明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差异较明显.
解释变量.

 

选取“人才引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人才引进数最大值为7人,
 

最小值为0人(37.68%村

没有引进人才),
 

表明各村人才引进数存在较大差异.
中介变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将零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发展规模

化、
 

机械化的现代农业,
 

有助于推动农民增收[21].
 

同时,
 

合作社生产经营性收入是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重

要来源,
 

通过土地流转、
 

资金入股等方式加入村集体组织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越多,
 

则村集体组

织领办的合作社所得到的土地等要素的支持力度就越大,
 

从而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提高[22-25].
 

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
 

村引进的人才能够通过组织更多农户参与村合作社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集中在人力资源、
 

财政补贴、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方面.
 

第一,
 

农村

人口是村集体经济发展主体,
 

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可能导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体缺失,
 

故选取劳

动力资源和外出务工农户比例作为人力资源层面的控制变量[26].
 

第二,
 

借鉴相关研究[15],
 

结合本文研究区

特点,
 

选取政府帮扶资金作为财政补贴层面的控制变量.
 

第三,
 

村距县政府、
 

镇政府越近,
 

交通通达度越

高,
 

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县、
 

镇带动作用更强[27];
 

村人均耕地和村庄面积越广,
 

村集体生产经营性项目发展

空间可能更充足,
 

故资源禀赋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村县距离、
 

村镇距离、
 

村人均耕地面积和村庄面积4个

变量.
 

第四,
 

如果某村发展非农产业,
 

该村集体经济基础一般较好[28-29];
 

村集体经济组织购买政策性农业

保险,
 

可以降低自然灾害对村集体经济带来的损失,
 

从而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正向影响,
 

故产业基

础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村产业结构高级程度和村集体组织有无购买农业保险.
 

为了避免异方差,
 

本文模型

中对连续型变量取对数,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指标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万元 16.81 19.84 5.00 120.00
村纯收入 村集体经济纯收入/万元 11.49 9.73 5.00 57.00

是否大于营收均值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是否大于均值水平,
 

是=1,
 

否=0 0.26 0.44 0.00 1.00
结构性营收 (经营性收入/总收入)*经营性收入/万元 12.42 14.98 1.05 110.77
解释变量

X1:
 

人才引进 有资质专业人才、
 

农村职业经理人和到村开展技术帮扶人员之和/人 1.41 1.50 0.00 7.00
中介变量

X2:
 

入社农户比例 入股合作社的农户数/本村总户数/% 13.20 10.80 0.00 43.30
控制变量

X3:
 

产业结构高级程度 村主要发展产业为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赋值1、
 

2、
 

3 1.54 1.16 1.00 5.00
X4:

 

购买农业保险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1,
 

否=0 0.73 0.45 0.00 1.00
X5:

 

政府帮扶资金 政府资助资金/万元 87.57 217.90 0.00 1
 

450.00
X6:

 

村县距离 村到县政府距离/km 41.48 20.57 6.00 88.80
X7:

 

村镇距离 村到镇政府距离/km 9.62 8.50 0.25 57.30
X8: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村人口数/(hm2·人-1) 0.06 0.02 0.02 0.15
X9:

 

村庄面积 行政村面积/hm2 2
 

557.40 1
 

479.73 607.73 7
 

000.00
X10:

 

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人口/村总人口/% 59.90 9.02 20.90 82.00
X11:

 

外出务工农户比例 本乡镇以外务工人口/总务工人口/% 87.50 10.40 44.40 99.50

  注:
 

观测值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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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模型方法

1.4.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lnCJTi=α0+α1lnDeci+∑
n

i=1
bixi+εi+μi (1)

  其中,
 

lnCJTi 表示i村的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对数;
 

lnDeci 表示人才引进数的对数;
 

α0 表示截

距项;
 

a1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
 

xi 为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控制变量;
 

bi 表示控制变量回

归系数;
 

εi 表示随机误差项;
 

μ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1.4.2 中介效应检验法

本文借鉴因果逐步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机制[30].
 

首先,
 

检验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其次,
 

检验人才引进对村入社农户比例的影响;
 

最后,
 

验证

入社农户比例是人才引进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重要影响机制.
 

模型设定如下[31]:

lnCJTi=β0+β1lnDeci+∑
n

i=1
bixi+εi+μi (2)

lnWilli=θ0+θ1lnDeci+∑
n

i=1
bixi+εi+μi (3)

lnCJTi=γ0+γ1lnDeci+γ2lnWilli+∑
n

i=1
bixi+εi+μi (4)

  其中,
 

lnWilli 表示村入社农户比例的对数,
 

为中介变量;
 

β0、
 

θ0、
 

γ0为截距项;
 

β1为人才引进对村级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的总效应系数;
 

θ1 为人才引进对村入社农户比例影响的间接效应系数;
 

γ1 为人才引

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
 

γ2为村入社农户比例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

的间接效应系数.
 

当系数β1、
 

γ1、
 

θ1 均显著,
 

且系数γ1<β1 时,
 

则村入社农户比例在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由(β1-γ1)=(θ1*γ2)计算可得.

1.4.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对变量均值进行估计,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则考虑了参数的空间分异性,
 

对每一个观测的空间单元都进行局部回归,
 

使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

关系能够随着空间位置变化而变化,
 

模型公式为[32-34]:

yi=β0(μi,
 

vi)+∑
k
βk(μi,

 

vi)xik +δi (5)

  其中,
 

yi 为i村的因变量;
 

(μi,
 

vi)为i村的地理坐标;
 

β0(μi,
 

vi)为i村的回归常数;
 

βk(μi,
 

vi)为i
村的第k个变量的回归参数,

 

xik 为自变量,
 

k为村庄数量;
 

δi 为随机误差.

2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及人才引进空间特征分析

本文使用全局莫兰指数(全局 Moran􀆳s
 

I)分析地理要素在区域中总体的空间关联性,
 

采用局部莫兰

指数(local
 

Moran􀆳s
 

I)探究要素在局部空间的关联程度,
 

Moran􀆳s
 

I取值范围在正负1之间[35-36].
 

结果表

明,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全局 Moran􀆳s
 

I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独山县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整体呈“中低南

北高”格局特征(图2).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较高的村主要分布在下司镇、
 

麻尾镇和影山镇,
 

3个镇高

于10万元村的分别为6个(100.00%)、
 

10个(76.92%)、
 

4个(66.67%),
 

高高集聚区分布在独山县南部;
 

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中部,
 

其中基长镇、
 

玉水镇、
 

上司镇、
 

麻万镇和百泉镇均有超过55%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低于10万元;
 

高低集聚区位于中部上司镇,
 

低高集聚区分布在麻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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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的全局 Moran􀆳s
 

I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独山县69个村人才引进在空间分布上具

有集聚性,
 

总体呈“南高北低、
 

局部突出”特征(图3),
 

人才引进的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上司镇和下司镇,
 

且零

散分布在南北部的麻尾镇、
 

基长镇和影山镇.
 

较低值的村主要分布在独山县北部,
 

其中麻万镇、
 

百泉镇和

基长镇均超过63%的村无人才引进.
 

高低集聚区分布在百泉镇、
 

影山镇,
 

低高集聚区分布在基长镇.
 

对比

图2、
 

图3可知,
 

人才引进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性,
 

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图2 2022年独山县69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间格局及LISA分布图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中各自变量方差膨胀

因子(VIF)均小于5,
 

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表2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
 

人才引进的回

归系数为0.469,
 

在1%的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人才引进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提

高.
 

纳入村县距离、
 

村镇距离等10个控制变量后,
 

人才引进(X1)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在1%的水平

上有显著正向作用〔表2列(2)〕,
 

即人才引进人数越多越有助于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为检验脱贫

村和一般村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村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2列(3)和列(4)可看出,
 

人才引进对脱贫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提高作用显著,
 

但对一般村正向作

用不显著.
 

一方面,
 

可能是本文研究区一般村数量少,
 

另一方面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国

家对脱贫村的产业帮扶和资金帮扶等投入力度相对更大,
 

故人才在脱贫村中发挥作用更明显.
 

控制变量

中,
 

产业结构高级程度(X3)、
 

村庄面积(X9)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村镇距离

(X7)和外出务工农户比例(X11)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政府帮扶资金(X5)、
 

村县距离(X6)、
 

人均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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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
 

劳动力资源(X10)和购买农业保险(X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2列(2)〕.

图3 2022年独山县69个行政村人才引进空间格局及LISA分布图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1)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

(2)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
(3)脱贫村 (4)一般村

ln人才引进 0.469***(3.65) 0.392***(3.30) 0.452**(3.117) 0.239
 

(1.060)

产业结构高级程度 0.107**(2.17) 0.149*
 

(2.679) 0.054
 

(0.409)

购买农业保险 0.105(0.63) 0.335(1.631) -0.251(-0.704)

ln政府帮扶资金 -0.046(-1.33) -0.041(-1.031) -0.016(-0.220)

ln村县距离 -0.202(-1.58) -0.179
 

(-1.166) -0.018
 

(-0.057)

ln村镇距离 -0.227**(-2.40) -0.270(-1.900) -0.278(-1.420)

ln人均耕地面积 0.625(1.34) 0.624
 

(1.004) 0.629
 

(0.689)

ln村庄面积 0.549***(3.84) 0.619**
 

(3.879) 0.477
 

(1.072)

ln劳动力资源 0.854(1.08) 2.146
 

(1.988) 0.210
 

(0.152)

外出务工农户比例 -1.331*(-1.92) 0.267
 

(0.279) -2.869*
 

(-2.426)

常量 2.165***(18.24) -2.162(-1.39) -5.334*
 

(-2.504) 0.001(0.000)

观测量 69 69 44 25

调整后R2 0.154 0.380 0.509 0.134

F 13.35 5.175 5.460 1.370

  注:
 

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10%、
 

5%、
 

1%的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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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模型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基于公式(1),
 

分别选取村集体经济纯收入(村纯收入)、
 

经营性结

构收入(结构性营收)作为代理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表3列(1)和(2)〕,
 

人才引进对村集体经

济纯收入和经营性结构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验证了村人才引进有助于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
 

其次,
 

以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值为分界值,
 

对大于、
 

小于分界值的样本村分别赋值1、
 

0,
 

采

用二元Logit模型估算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列(3)〕,
 

人才引进在1%的

水平上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第三,
 

根据均值聚类法将人才引进数分为3类,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

型估计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人才引进的q值为0.161(p<0.05),
 

证明以

上结论的可靠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1)村纯收入 (2)结构性营收 (3)营收均值

ln人才引进 0.304***(3.21) 0.438***(3.15) 1.931***(2.6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0.264(-0.21) 1.646(0.90) -24.537**(-2.50)

观测量 69 69 69

调整后R2 0.306 0.322 Pseudo
 

R2=0.423

F 3.998 4.229 LR
 

chi2(10)=34.36

  注:
 

模型(1)、
 

模型(2)采用OLS回归,
 

模型(3)采用二元logit回归.

3.2.2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

为排除可能存在的模型设定偏差等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37-38],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39]检验

村有无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检验前需对变量人才引进进行二值化处理,
 

即引进了

人才赋值为1,
 

无人才引进赋值为0.
 

并选用半径匹配、
 

一对一匹配和核匹配方法估计人才引进的作用,
 

结

果均显示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表4).
 

对比匹配前的平均处理效应值,
 

在匹配之后,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值由0.535下降至0.367、
 

0.347、
 

0.378,
 

意味着倾向得分匹配消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
 

计算可知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平

均效应值为0.364,
 

且平均处理效应值对应的t值均大于1.96,
 

故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

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模型估计结果较稳健.
表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值 标准误 t值

匹配前 2.690 2.155 0.535*** 0.166 3.220

半径匹配 2.618 2.251 0.367** 0.156 2.350

一对一匹配 2.690 2.343 0.347** 0.137 2.531

核匹配 2.637 2.259 0.378** 0.154 2.460

3.3 机制检验

乡村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40],
 

在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中作用显著.
 

为检验人

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效应内在机制,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法分析人才是否通过影响农

户参与村合作社行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列(1)首先检验了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直接作用,

 

结果显示人才引进显著提高

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列(2)检验了人才引进对入社农户比例的影响,
 

结果表明人才引进对入社农

户比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影响系数为0.082且在1%的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列(3)为第三步检验

结果,
 

结果表明人才引进和入社农户比例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
 

人才引进和入社农户比例依然显著,
 

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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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进的影响系数明显降低了(由0.392降至0.224),
 

在总效应中占比42.87%,
 

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这表

明人才引进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行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提高.
表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1)
 

lnCJT (2)
 

lnWill (3)
 

lnCJT

ln人才引进 0.392***(3.30) 0.082***(3.81) 0.224*(1.80)

ln入社农户比例 2.040***(3.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2.162(-1.39) 0.236(0.83) -2.644*(-1.80)

观测量 69 69 69

调整后R2 0.380 0.106 0.456

F 5.175 1.807 6.189

3.4 制约因素分析

为检验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发挥正向作用的制约因素,
 

本文根据村庄面积、
 

村镇距离

和外出务工农户比例均值对69个村分组,
 

通过分组回归法考察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

的异质性.
 

由表6可知,
 

在辖区面积大、
 

村镇距离远的村,
 

人才引进显著提高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当村辖区面积较小、
 

距乡镇较近时,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究其原因,
 

村域越广阔,
 

村生产经营性空间越大,
 

越有利于人才通过发展规模性生产经营项目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
 

村庄面积较小时,
 

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不利于引进人才作用的发挥,
 

由此可知,
 

村庄面积较小是制

约人才引进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重要因素.
 

同时,
 

距乡镇较远的村中83.78%为脱贫村,
 

故其影

响机制与脱贫村较类似.
 

从劳动力转移来看,
 

在人口外出务工比例大的村,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

入的支撑作用更明显.
 

可能的解释是,
 

村外出务工人口占比大时,
 

人才发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

空间更大;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小的村数量偏少也可能导致人才作用不显著,
 

劳动力转移结果异质性值得未来

进一步探讨.
表6 制约因素分析结果

分组 B 标准误 t统计量 Sig 值 β 样本量

村庄面积 村庄面积小 0.203 0.164 1.232 0.230 0.234 34

村庄面积大 0.698*** 0.221 3.166 0.004 0.507 35

区位 村镇距离近 0.286 0.238 1.201 0.242 0.214 32

村镇距离远 0.420** 0.157 2.681 0.012 0.402 37

劳动力转移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小 0.341 0.247 1.382 0.187 0.256 25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大 0.310** 0.134 2.319 0.027 0.333 44

3.5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以上分析表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性,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使用GWR模

型揭示人才引进影响的空间差异.
 

本文使用自然断裂法将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的

回归系数进行分类和可视化(图4),
 

发现各村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均为正向;
 

并且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特征,
 

回归系数总体呈现出由中

部向南北层级递增的态势,
 

即人才引进对中部玉水镇、
 

基长镇、
 

上司镇和百泉镇的村庄影响偏弱,
 

对南

北部地区的村庄影响整体较强.
具体来看,

 

百泉镇西北部的摆罗村和巴台村回归系数较大,
 

其他8个村回归系数较小.
 

百泉镇是县城

驻地,
 

受县城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乡镇规模以上企业有15家,
 

村一、
 

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较好.
 

摆罗村和

巴台村均未引进人才,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低于9.35万元(总样本均值12.04万元).
 

摆罗村入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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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回归系数分布

户比例为9.20%(总样本均值为13.19%).
 

巴台村入

社农 户 比 例 为22.32%,
 

但 外 出 务 工 农 户 比 例 为

93.16%.
 

其次,
 

百泉镇3个引进人才的村中,
 

村级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分别为100.00,10.50和8.30
万元,

 

3个村入社农户比例均高于23.00%,
 

但外出

务工农户比例均大于93.60%,
 

回归系数小.
 

麻万镇

各村均未引进人才,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低

于11.90万元,
 

回归系数较高,
 

该镇各村入社农户

比例均低于8.10%,
 

主要发展产业为农业.
 

玉水镇

各村均引进1位人才,
 

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均低于10.05万元,
 

回归系数小,
 

该镇地理区位偏

远,
 

经济社会基础较薄弱,
 

规模以上企业为5家,
 

各

村主要发展产业为农业,
 

83.33%(5个)村人口外出

务工比例均高于89.40%(总样本均值为87.46%),
 

且50.00%村入社农户比例低于9.39%.
 

上司镇各

村均引进了3位人才,
 

上司村、
 

墨寨村、
 

峰洞村的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高于25.00万元,
 

回归系数较

高;
 

上司村为镇政府所在地,
 

产业融合发展好,
 

外出

务工人数比例偏低,
 

为82.93%,
 

墨寨村、
 

峰洞村面

积较大,
 

入社农户比例均高于13.60%;
 

北部打羊

村、
 

学庄村和筹洞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低于9.10万元,
 

回归系数小,
 

3个村外出务工人数占比均

高于90.00%,
 

主要产业为第一产业.
 

基长镇36.36%(4个)村引进人才,
 

但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低

于9.10万元,
 

标准差为1.44,
 

回归系数小,
 

引进人才的4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并不明显较高,
 

且其外

出务工人口比例较高,
 

均大于88.14%,
 

除了江寨村产业融合情况较好,
 

其他各村均主要发展第一产业.
 

下

司镇和影山镇各村均引进了人才,
 

83.33%(10个)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高于17.90万元,
 

回归系数高,
 

村入社农户比例较高.
 

入社农户比例低于均值的村,
 

其外出务工人口比例低于均值.
 

同时,
 

下司镇各村面

积较大,
 

村距镇中心距离10
 

km以内,
 

地理区位条件好.
 

麻尾镇各村回归系数高,
 

53.85%(7个)村引进人

才,
 

其中42.86%(3个)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高于15.00万元,
 

57.14%村的入社农户比例大于

20.64%,
 

入社比例较低的3个村面积较大,
 

而未引进人才的村庄中,
 

83.33%村入社农户比例低于2.00%,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明显较低.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
 

独山县人才引进能够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提高,
 

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替换为

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和村集体经济结构性经营收入后结果依然稳健;
 

将 OLS模型替换为二元Logit回归、
 

地理探测器模型以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行分析,
 

均证实以上结论的稳健性.
 

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同时受产业结构高级程度(X3)、
 

村庄面积(X9)的正向作用,
 

且受村镇距离(X7)和外出务工

农户比例(X11)的负向影响.
2)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
 

人才引进可以通过提高入社农户比例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提升,
 

中介

效应占比为42.87%,
 

表明人才直接作用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仍占主导.
 

在辖区面积较大、
 

外出务

工人口比例较大、
 

距乡镇较远的村或者脱贫村,
 

人才引进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效应更显著.
3)

 

GWR回归结果表明69个村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且不同地

域人才支撑作用具有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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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

推进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促进我国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

径[41].
 

本文探讨2022年独山县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对独山县及类

似地区未来完善人才引进政策、
 

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提供了详细的科学参考.
 

根据研究结

论,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

 

现阶段独山县部分村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较薄弱或尚未引进人才,
 

各村应抓住国家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机遇,
 

吸引人才到乡、
 

能人回乡、
 

农民工返乡服务乡村建设,
 

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人

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作用.
 

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应积极向农户宣传村级集体经济及其作

用,
 

增强农户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和参与意愿,
 

从而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提高.
 

第二,
 

正确

认识制约人才引进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
 

政府也应多关注非脱贫村或辖区面积较小、
 

距乡镇较近、
 

人

口外出务工比例较小的村,
 

因地制宜地为其制定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
 

促进这类村庄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和产业振兴.
本研究结论与张洪振等[16]学者结论较一致,

 

不同之处是本文“人才引进”的概念更广,
 

且被解释变量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也不同于“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①
 

丰

富了西南丘陵山区村域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②
 

聚焦村域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及其

作用机制.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
 

选择的研究案例为独山县69个村,
 

在样本量代表性上可能存在不足;
 

受

数据获取限制,
 

本文未展开多时序研究.
 

后续研究中有必要扩大研究区和样本量,
 

注意跟踪收集多个年份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相关数据,
 

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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